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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战争惊险电影的类型特色 

——基于“十七年”时期经典作品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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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在“十七年”时期拍摄的战争惊险电影虽不是类型电影，但却具有较为强烈的类型特色，

其通过自然惊险、人工惊险以及调度惊险的营造，在影像层面实现惊险氛围与战争奇观的融合。这种

融合的实现，缘于其对人类群体攻击欲与恐惧本能这两种类型元素的内在缝合。作为映射特定时期社

会文化语境之影像，其以一种浪漫化的方式表达了对“家国话语”的高度认同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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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re Characteristic of New China’s War Thriller Movies：Examination Based on 
the Classic Works of the “Seventeen Years” Period

ZHANG Xiong

（School of Publishing, Printing and Art Design,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Although the war thriller movies shot in New China during the “Seventeen Years” period are not genre 
movies, they have relatively strong genre characteristic, which realizes the integration of thrilling atmosphere 
and war spectacles at the image level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natural thrill, artificial thrill and dispatch thrill. This 
fusion is achieved by the internal stitching of the two types of element, the desire to attack the human group and 
the instinct of fear. As an image that reflects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a specific period, they express a 
high degree of recognition and expectation of the “discourse about family and country” in a romanticized way.
Keywords：war thriller movies; thrilling atmosphere; war spectacle; genre element; discourse about family and 
country; “Seventeen Years”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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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十七年”时期，诞生了一大批具有

深远影响的战争惊险电影。所谓战争惊险电影，

主要是指围绕战争题材营造惊险氛围的剧情电影。

根据不完全统计，1953—1965 年新中国共拍摄制

作了 20 多部战争惊险电影，在此，笔者选择其中

耳熟能详的 11 部经典作品作为分析文本，其具体

为：《智取华山》（1953）、《渡江侦察记》（1954）、

《平原游击队》（1955）、《铁道游击队》（1956）、

《沙漠追匪记》（1959）、《云雾山中》（1959）、

《林海雪原》（1960）、《奇袭》（1960）、《51
号兵站》（1961）、《冰山上的来客》（1963）、

《兵临城下》（1964）[1]149-150。经过“清除好莱坞

电影运动”[2] 之后，这一时期的市场因素对战争

惊险电影的影响基本不复存在。在国家统筹安排

之下，“十七年”时期新中国的所有电影都按照

既定的年度规划进行拍摄、制作、放映，意识形

态方面的政治正确成为评价影片质量的唯一标准。

因此，这一时期的战争惊险电影也就无法成为好

莱坞影片那样的类型电影 [3]。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一时期战争惊险电影的类型特色非常明显，以

孟犁野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也是从类型样式的角

度，展开对这一时期战争惊险电影研究的 [4]110-114。

人们喜欢类型电影，是因为类型电影满足了人们

的某种需求。所谓“类型来自于对人的需求的判

断”[5]，往深处说，就是类型电影能够和人们的某

种本能或者欲望相联系。类型电影除了拥有某些

反复出现的标志性元素，其还能够反映社会文化

价值观念，可以说“每部类型电影都通过一个熟

悉的社区来建立一个特定的文化语境”[6]。笔者认

为，战争惊险电影的类型特色可以从影像奇观、

欲望本能以及文化属性等三方面进行梳理。“十七

年”时期中国战争惊险电影是如何表现自身的类

型特色的？本文拟以“十七年”时期的经典战争

惊险电影作为分析文本，借助类型电影的分析范

式，阐释这一时期战争惊险电影类型特色，并揭

示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语境影像的话语含蕴。

一、影像传播：惊险氛围的营造及其与

战争奇观的融合

惊险氛围主要是指能够让受众感到紧张和害

怕的危险情境，这与人类在自身生命安全受到威

胁时的自保意识息息相关。钟惦棐就认为，“惊险”

是根据“人的生命”提出来的，“惊奇险恶的情节”

构成了“惊险影片”的“主要内容”[7]。战争奇观

是指能够吸引受众目光的、跟战争相关联的主客

体，比如军事人员、武器装备、战场环境、战术对决、

军事调度、战争态势等等。“十七年”时期的战

争惊险电影所表现的战争是一种奇观化之后的战

争，惊险氛围的营造和融入也是以战争奇观化为

首要任务，以敌我双方之间的矛盾冲突为剧情推

动力。其主要涉及三种情形。

（一）自然惊险与战争奇观的融合

人们日常生活离不开作为物理载体的自然环

境，极端条件下的自然环境能够给人内心造成强

烈的压迫感和不适感，其能将人带入一种担惊受

怕的紧张状态。也就是说，某些自然环境可以直

接激发人的害怕心理和紧张情绪，这就是我们所

讲的自然惊险。同时，自然环境也会对战争的进

程产生巨大影响，其本身就是战争进行过程中吸

引观众注意力的重要客体，属于战争奇观的构成

因素。具体到战争惊险电影中，自然惊险的营造

及其与战争奇观的融合，是指电影中出现某些“触

目惊心”[8] 的极端自然环境，其既能直接刺激观

众惊险情绪的产生，又可以增强战争的奇观属性。 
一是险峻的地形。战争惊险电影的故事往往

发生在深邃幽深的大山、茫茫无垠的戈壁沙漠、

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等险峻地域环境中。比如《智

取华山》中由天井、天桥、老虎嘴等峭壁悬崖险

恶地势构成的华山，《云雾山中》祖国大西南边

陲的莽莽深山，《林海雪原》中雪厚树高的原始

森林，等等，这些地形都会对解放军战士的行动

产生巨大威胁。其一出现，就能够让观众处于惊

心动魄的惊险氛围之中，极大增强其对解放军消

灭敌人的心理期待和注意力。

二是恶劣的气候。天气能够影响人类日常生

活的方方面面，恶劣天气会引发自然灾害，直接

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比如，《智取华山》中侦

察小分队夜宿常生林家中院子时遭遇雷电交加的

倾盆大雨，《渡江侦察记》中解放军小分队在风

雨雷电交加的夜晚到达江南群众家里，《冰山上

的来客》中解放军小队攀登天山时遭遇狂风暴雪，

这些场景都营造出让观众感到害怕和紧张的惊险

氛围。这些恶劣气候无疑会对战争任务的完成产

生极大的阻碍，也让观众对战争的走向产生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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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忧。

三是水土方面的极端情况。水土环境是人类

的重要依托，但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其也会给人们

的生命安全带来巨大威胁。比如，《渡江侦察记》

夜幕中宽阔而又风高浪急的长江天堑，对运送敌

军江防布置图过江的解放军战士构成巨大的危险；

《沙漠追匪记》中漫无边际的沙漠，给解放军小

分队行军带来致命威胁；《奇袭》中志愿军在夜

间蹚过齐腰的江水时，需要应对敌军的突然袭击；

等等。这些场景皆是通过水土方面的险恶环境来

完成战争的奇观化，吸引观众对片中人物人身安

全和战斗任务的关注。

（二）人工惊险与战争奇观的融合

除了自然环境，人类的日常生活也离不开很

多人工之物。当人造之物对片中人物的人身安全

造成威胁时，我们所说的人工惊险就会产生。正

如有论者所说，某些人工之物因为能够对人产生

巨大影响，会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观众在看到

这些事物的时候，“往往……直接进入情绪的程

序”[9]324。

古今中外，任何时候武器装备都是人工制造

的产物，其本身就是战争奇观化的构成要素。诸

如刀剑、枪支、火炮、坦克、飞机、手榴弹等能

够杀伤人类的武器装备，都能直接营造惊险氛围。

比如《铁道游击队》开篇，一个游击队成员破坏

日军专列未能成功之后，跳车逃入草丛。当日军

手持上着刺刀的长枪从远处快速走来，用刺刀拨

开草丛并随意开枪之时，受众会为游击队员的生

命安全担惊受怕。战壕、碉堡、铁丝网、军用车

辆等辅助设施可以增强武器装备的威力，间接威

胁人物的生命安全。比如《平原游击队》中四处

林立的战壕、碉堡、铁丝网、巡逻车等辅助装备，

都给游击队完成任务增加了难度，给片中人物的

生命安全带来间接威胁。

能够给人类造成危险的不仅有武器装备，某些

人为制造的特殊事物也具有危险性。如《平原游

击队》中的人工烟雾。日军为了逼迫群众走出地道，

点燃干草制造烟雾并用鼓风机吹进地道，地道中

的群众因此瞬间呼吸困难、咳嗽不已，这无疑会

让观众担忧片中群众的处境，影片也因此成功营

造了惊险氛围。又如，《云雾山中》关押解放军

的水牢。排长田长生为掩护部队撤离被敌人活捉，

关入了污水横浊的水牢之中。水牢中还关着一个

早已奄奄一息的农民。环境的恶劣，加上已经有

人生命受到威胁的现实，顺理成章地让观众对主

人公的处境产生忧虑和紧张情绪。实际上，但凡

能够对人类生命安全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的人造

之物，都能成为战争电影中惊险氛围的营造元素。

此外，电影中的声音也是可以直接营造惊险氛

围的人工之物，比如节奏特殊的背景音乐，又或

者警报、嘶吼、尖叫等音响声，甚至突然的静默，

都能够让观众产生害怕心理和紧张情绪。比如，

《林海雪原》中，杨子荣被座山雕的手下发现之

后，镜头是转向座山雕老巢的全景镜头。这时的

背景音乐是西洋管弦乐器与传统锣鼓声的结合，

急促又沉重，烘托出令人担忧的危险氛围。又如，

《51 号兵站》开场时兵站被日军袭击的那一场戏，

电话按键声、警报声、电话铃声、铃铛声、敲门

声、踹门声、玻璃碎裂声等都是人为制造的声音，

它们叠加在一起，瞬间就营造出令人心惊肉跳的

惊险氛围。

（三）调度惊险与战争奇观的融合

所谓调度惊险，是指通过镜头运动、画面构图、

情节设计、光影色调、音乐音响等视听语言的综

合运用来营造惊险氛围。视听语言手段是人类创

造出来的，但它们对人类的利益需求、生命安全、

基本欲望等日常生活要素不会产生直接影响，无

法归属于人工惊险，所以称之为调度惊险。“十七

年”时期的战争惊险电影，主要是通过平行蒙太奇、

反派角色的表情恐吓和光影调度来实现调度惊险

效果的。

平行蒙太奇是以交替出现的形式表现两个或

以上相对独立的叙事，它是一种营造紧张气氛的

常见手段 [9]289。这种表现方式在《智取华山》《51
号兵站》《林海雪原》等作品中都有体现，尤其

以《铁道游击队》营救芳林嫂的“最后一分钟营救”

最为经典。影片中，当芳林嫂一行人被国民党军

队押往山沟准备枪决之时，铁道游击队大队长一

行人策马飞驰的镜头和芳林嫂等人准备英勇赴死

的镜头交替出现。在国民党军队举枪射击之前的

一刹那，枪声响起，大队长一行人和敌人交上火，

成功救下了芳林嫂。在紧张急促的背景音乐中，

银幕中出现了大量中近景枪炮对决画面，其为观

众展示了非常逼真的紧张氛围，使得他们始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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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芳林嫂的安危担惊受怕。

勒庞认为，群体中所有不合理的感情和行动都

非常容易传染开来 [10]。事实上，电影中反派角色

的狰狞表情也的确能吓到银幕外的观众，引起他

们的紧张和忧虑。比如《林海雪原》中的土匪座

山雕、《奇袭》中的美国上校军官、《51 号兵站》

中的日军指挥官龟田，作为反派人物，其始终是

以阴森恐怖的狰狞表情和面孔出现的。结合景别、

拍摄角度、背景声音的综合运用，其表情能够给

受众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使得他们担心我军的

行动会遭遇失败，从而成功营造出惊险氛围。

当反派人物没有表现出阴森恐怖的狰狞表情，

单纯依靠光影、拍摄角度、声音、人物运动等内

容的调度也能够实现惊险氛围的营造。比如《兵

临城下》中，国民党指挥官胡高参和钱孝正在光

影斑驳的指挥部中焦急地来回走动。他们听到城

外枪声大作之后，认为突击队正在突出包围圈。

此时一个仰拍二人的镜头中，胡高参面目凝重，

钱孝正面孔则在黑白之间闪烁，这就让观众对我

军的包围策略是否成功产生忧虑情绪，担心敌军

真的会突围成功。

以上就是“十七年”时期战争惊险电影营造惊

险氛围、表现战争奇观的三大形式，其中自然惊

险最为常见，人工惊险其次，调度惊险相对较少，

但三种形式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它们之间互

相交叉的现象时有发生，图 1 中虚线的意义就在

于此。实际上战争惊险电影不会单独使用某一种

表现形式，三者的结合才是常态。那为什么三者

能够融合呢？

二、类型元素：双重人类本能的内在缝

合

所谓类型元素，指的是类型电影中反复出现

的表现元素。理查德·麦特白认为，类型电影的“独

特性”体现在它组合人物、“背景、情节事件和动机”

等“类型特征元素”的方式上 [11]。实际上，类型

元素的范畴包罗万象，诸如人物角色、社会历史、

时代背景、情绪情感、艺术表现、伦理道德等等

都包含其中，可以说其“是一个介乎于欲望与类

型表象的中间概念，当一个欲望被简单外化，或

者说被一次性改造变形之后，便可以成为电影中

的类型元素” [12]4-6。也就是说，类型元素不但与

人类的某种欲望紧密相关，因为“每个类型都暗

含着它自己的一组欲望、期待和快感”[13]，而且

离不开影像奇观，其包罗万象的组成因素都可以

吸引受众的目光。麦茨认为：“一切以外部形态

呈现在我们面前和使我们成为目击者的以视觉形

象为主的事件都是‘奇观’。”[14] 战争惊险电影

具有双重类型元素，其一重是指向人类群体攻击

欲望的战争奇观，一重是指向害怕和紧张情绪融

合的恐怖奇观。双重类型元素在电影内部有主次

之分，其表现为恐怖奇观元素为战争类型元素服

务。正因为如此，二者能够融合在一起。

（一）群体攻击欲望的安全宣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通过战争来获取食物、保

护家庭以及守卫领土，是一种出乎人类本能的群

体攻击欲望。战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随处可见。“在

以武装斗争为特点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征途

上，充满着惊心动魄的斗争，涌现出了许多智勇

双全、超凡出众的人物。客观生活为创作者提供

了非常丰富的生活素材。”[4]110 但在文明社会中，

人类群体拥有的攻击欲被法律制度、社会文化压

制，不能随便宣泄，于是，观看战争电影便成了“很

好的选择”[12]257。

战争惊险电影虽然涉及众多能够对他人生命

安全产生威胁的主客体，却不会给受众造成真正

的危险。我们始终是坐在银幕前观看他人的危险

处境。我们明确知道很多战斗故事，是经过改编

之后的奇观呈现。《智取华山》在开篇就点明，

其是根据解放大西北的真实事件改编的；《平原

游击队》以两位导演苏里、武兆缇经历的战争生

涯为依托。战争奇观涉及的内容多是能够对他人

生命安全产生重大影响的主客体，其能够非常轻

松地与恐怖奇观相融合。比如，关于片中人物的

安危，如果观众知道的信息比剧中人物双方都要

多，就会使得观众因此始终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

害怕状态；但事后观众会发现，自己所知晓的某

图 1　惊险氛围营造及其与战争奇观融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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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内容是在“误导”自己的注意力，实际上，自

己提前知道的这些情况最终并不会对片中人物造

成伤害。这说明，某些无效信息可以成为吸引观

众注意力的一种辅助 “凝视”，能够让我们处于

担惊受怕的恐怖氛围之中，但却不会带来任何真

正的危险。实际上，战争惊险电影只是以这种方

式来引导观众“憎恨和恐惧”的产生，使之变成

一种“电影对戏码本身的反射”[15]。 
（二）惊险氛围关联人类的恐惧本能

恐惧是人类面对危险或者突发状况时的一种

触发害怕和紧张心理的本能反应。当某物或者某

事打破我们所处的正常情境，让我们在紧张状态

下对某事或者某物产生害怕心理时，“恐惧”这

一情绪就会产生。约翰·华生就说：“恐惧是指

人们在面临某种危险情境，企图摆脱而又不能摆

脱时所产生的担惊受怕的一种情绪体验，这种体

验是非常压抑和不自然的。”[16] 比如，当先天形

成的自然环境处于极端状态之下，就会直接造成

让观众处于担惊受怕的紧张状态之中的效果，使

得他们害怕这些极端状态下的自然环境产生破坏

性力量从而导致毁灭性灾难的发生，给影片人物

的生命安全带来极大伤害，进而影响战争的进程。

海德格尔就认为，人在害怕时会产生由危险引起

的退缩和逃避等心理，他说：“基于怕而在怕所

展开的东西面前退缩，在有威胁性的东西面前退

缩，才有逃避的性质。” [17]

因此，惊险氛围能够激起人类的恐惧本能。但

凡能够让人们处于害怕和紧张状态的事或物，都

可以归属于战争惊险的范畴，“每当这些事物出

现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便会以一种超常的强度

聚焦于其上”[9]323。惊险氛围是涉及视觉和听觉认

知的恐怖奇观，而战争奇观会涉及一系列生活中

能够和惊险氛围互相契合的事物。上文列举的经

典电影文本中都能够找到这样的案例，这也是三

大表现形式没有明显分界线的重要原因。 
（三）恐怖奇观为反思战争服务

惊险氛围的营造不仅仅出现在战争电影之中，

反特电影，甚至科幻片、动作片、喜剧片也都可

以营造惊险氛围。现实生活中能够让人感到紧张

和害怕的事物种类繁多，它们在任何类型的电影

中都可以营造惊险氛围。相对来说，“十七年”

时期的战争惊险电影对这些惊险之物的表现始终

将其限定在战争（军事）奇观的范畴内。对于战

争惊险电影来说，惊险（恐怖）氛围是为战争奇

观服务的，尤其是能够给人类造成杀伤的武器装

备以及辅助设施，多同时出现在电影之中。比如《奇

袭》中，敌人在蜿蜒公路上追逐乘坐抢夺而来的

军用吉普的三人志愿军小组时，敌人的机枪扫射

和关卡拦截都让观众担忧志愿军的安危。

战争惊险电影依旧属于战争电影的范畴，“惊

险样式是为影片主题服务的”[18]。虽然战争惊险

电影的恐怖奇观源自人类的群体攻击欲，但其主

题却是对战争的“反思”[12]257，特别是“十七年”

时期的电影，本身就承担着非常重要的宣传教育

功能。因此，对战争惊险电影来说，通过惊险氛

围的营造增强战争的奇观属性，借助社会文化语

境对攻击欲的包裹，激发起观众内心深处对战争

的进一步思考，这才是战争惊险电影类型元素的

内核，也是双重类型元素实现内部缝合的终极原

因。比如在《智取华山》《渡江侦察记》《平原

游击队》《铁道游击队》《沙漠追匪记》《51 号

兵站》《林海雪原》《冰山上的来客》等经典战

争惊险电影中，敌人都异常强大且凶狠，敌我双

方的斗争非常激烈，但战争的血腥与残酷并不是

电影表现的重点，导演的最终目的是要让观众感

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源于先辈舍生忘死的不屈

斗争。观众担忧的对象始终指向正面人物，哪怕

是反面人物让观众感到害怕了，观众也是在担心

正面人物的处境。在“十七年”时期的战争惊险

电影之中，引起观众认同的是正面人物。

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战争惊险电影在双重

类型元素的缝合之下，实现了惊险氛围与战争奇

观的融合，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环就是社会文化的

包裹与转化。我们不禁要问，“十七年”时期的

战争惊险电影反映了怎样的社会文化语境呢？

三、文化语境：“家国话语”的浪漫化

表达

说起类型片，通常会令人不自觉地把其与“公

式化的情节”“定型化的人物形象”“图解式的

视觉图景”等特征联系在一起 [19]。这种概括偏重

类型电影在影像方面的奇观属性，用最能直接吸

引受众注意力的内容来归纳类型电影的特征，但

它对类型影像背后观众的接受以及文化属性却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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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涉及，因此，关于类型特征的认知还有进一步

挖掘的可能。无论影像奇观多么吸引观众，我们

都希望类型电影能够以其文化感召力来显示自身

的魅力，社会文化语境对类型电影的影响，怎么

强调都不为过，正所谓“类型是一个形式趣味与

社会观念的统一王国……类型片以大众熟知的表

意体系反映社会变革，参加社会评判和改革……

追随大众价值取向的转变”[20]。“十七年”时期

是新中国社会结构剧烈变化的时期，当时，经过

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的建设和改

造，在新生的共和国中，一个全民高度认同的社

会体制诞生了，“以国为家的政治话语”[21] 贯穿

其发展过程中。这一家国同构式话语也支配着这

一时期电影事业的发展，其要求电影着力表现人

民群众对家国共同体的认同和美好期待。具体到

战争惊险电影，就是用一种极富浪漫性的方式表

达对“以国为家的政治话语”的高度认同和期待。

所谓浪漫式表达，指的是战争惊险电影在表现社

会文化语境之时，借助各种手段让画面内容充满

激情昂扬的情绪力量，其一般是借助山河大地的

诗意化呈现、人物形象的神圣化塑造、特种作战

的类型化展示来实现的。 
（一）山河大地的诗意化呈现

诗意既是电影异常重要的美学追求，也是电影

创作者传递情感、增强电影感染力最常使用的有

效手段。诗意的境界普遍重视一种“浪漫化”的

视听表达，其从“视觉和听觉的奇异交织”中对

某一细微之处加以“永恒化”和“普遍化”，它

能够在每个欣赏者的“凝神注视”中传递出鲜活

优美的银幕内容 [22]59-60。所以，将祖国的大好河山

以一种诗意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先天就蕴含着家

国认同的浪漫属性，表达出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

的美好愿景。

具体到“十七年”时期的战争惊险电影，其主

要是靠大量表现自然环境的空镜头配合着音乐节

奏的引导来实现的。康德认为：“当观看高耸入

云的山脉，深不可测的深渊和底下汹涌着的激流，

阴霾沉沉、勾起人抑郁沉思的荒野等等时，一种

近乎……神圣的战栗就会攫住观看者。”[23] 朱光

潜在探讨诗歌的起源时提出：“诗歌、音乐、舞

蹈原来是混合的。它们的共同命脉是节奏。”[22]17

比如《智取华山》，就是通过大量摇镜头向观众

展示了华山雄伟壮观的全貌。侦察小分队首次侦

察华山地形以及从侧翼侦察华山地形的时候，画

面上除了摇镜头得到的相关地形地貌外，观众看

不到其他内容。配合着音乐，其向观众展示了祖

国山河的诗意画卷。这样的诗意化表现方式，观

众在《渡江探险》《云雾山中》《冰山上的来客》

等电影中都能够看到。因为空镜头本身就是一种

以表现景物为主的镜头形式，其能够将优美的景

色呈现在观众面前，让观众充分感受祖国壮丽山

河的雄奇瑰丽。以山河大地为代表的国土是社会

文化语境诞生的时空基础，将其诗意化呈现的最

终目的是激发观众热爱自然、热爱国土的“爱国

主义”情怀，增强其对新生政权的信心 [1]166。实际

上，惊险氛围的营造，其最终目的也是如此。

（二）人物形象的神圣化塑造

社会文化语境有了诞生的时空基础，还需要生

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去实践，才能将思想观

念完美表现出来。为此，战争惊险电影在塑造人

物形象时，重点突出他们为了维护这片土地愿意

付出一切的性格特征，用一种神圣化的方式塑造

出一大批足智多谋、英勇无畏、坚忍不拔等高大

上的英雄人物形象。羽山认为：“惊险样式，主

要是集中描写勇敢和机智——即那些具有无产阶

级立场，为党为祖国为人民不惜牺牲的英雄人物

的勇敢和机智。”[24] 细究起来，这些人物形象可

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解放军（八路军）军官与战

士。电影将他们塑造成不惧死亡、能力强大、爱

护百姓的英雄人物。为了完成任务，他们充分发

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尽

心尽力完成党和国家交付的任务。另一类是广大

人民群众。电影中的他们通情达理，思想觉悟高，

痛恨旧政权，愿意帮助解放军（八路军）。像《渡

江侦察记》《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云

雾山中》《冰山上的来客》等电影中解放军（八路军）

与人民群众的人物形象都是如此，他们都是被“神

化”之后的人物形象 [1]183 。 
“十七年”时期的战争惊险电影对人物形象

的神圣化，充分说明军民处于一种非常融洽的关

系之中。双方紧密合作，消灭敌人，保卫家园。

其也表明，家国一体的政治话语受到人们的热情

接受，意识形态的“话语询唤”延伸至银幕之外。

战争惊险电影所承担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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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刻激发出巨大力量，化作了“广大人民群众”

建设并维护“社会主义”新生政权的“冲天干劲”[25]。

（三）特种作战的类型化展示

尽管战争惊险电影同样需要表现敌我双方你

死我活的斗争，但与史诗性质的战争影片不同的

是，战争惊险电影往往并没有规模宏大的战争场

面。战争惊险电影的正面主人公更多是以一种特

种作战的方式来完成任务的，即以小队的形式对

目标进行可控范围内的干扰、破坏和作战。某种

程度上，也可以将其称为“特种作战电影”。

可控的战争奇观是这一时期战争惊险电影最

关键的特征之一，因为战争惊险电影的描写重点

是“将惊心动魄的情节同人物性格的刻画结合起

来”[4]110，这样，炮火连天的战争现场就退居次要

地位。本文所涉及的 11 部战争惊险电影，都没有

宏大的战争场景，它们表现的是新生政权已经建

立之后需要对其加以稳固、完善的斗争任务，面

对的敌人大多是主力溃散之后藏匿在各种险恶之

地或者大城市之中的敌人。另外一个明显的特点

就是，我军执行任务的人数较少，而敌人人数上

占据局部优势。比如《智取华山》中侦察小分队

只有 7 人，《沙漠追匪记》中追击土匪的解放军

战士只有 3 人，《奇袭》中被大队敌人追杀的志

愿军战士也只有 3 人，《林海雪原》中打入土匪

内部的解放军战士更是只有一个人。敌人在局部

层面上远远强大于我方的设定，实际上就是电影

通过特种作战的类型化展示来表明：稳定的家国

体制还面临着敌人的仇视，我们不能丧失对敌人

的“警惕性”[1]152。在局部劣势的情况下，我军小

分队要想获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

概言之，“十七年”时期的战争惊险电影洋溢着

对人民群众的赞美，传递出对人民群众伟大力量

的歌颂之情，赋予了影像画面崇高的人民性。

类型电影本身也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所以

“十七年”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出现在战争惊险

电影之中并无不妥，只是高明的类型片都是以一

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意识形态内容杂糅进

自己的故事内容之中，而不是对其进行简单粗暴

的展示。“十七年”时期的经典战争惊险电影在

这一方面的操作，还是可圈可点的。

“十七年”时期的战争惊险电影具有明显的类

型特色，其主要是通过自然惊险、人工惊险以及

调度惊险的营造，在影像层面实现惊险氛围与战

争奇观的融合。二者之所以能够结合，离不开战

争惊险电影类型元素的整合。战争惊险电影蕴含

着人类群体攻击欲与恐惧本能并存的双重类型元

素，但其关于战争的认知处于首要位置。战争惊

险电影借助社会文化语境的包裹，完成对战争奇

观和惊险氛围的文化认知。惊险氛围的营造及其

融入战争奇观，经过“家国话语”浪漫式表达的

包裹，呈现为爱国主义的政治宣教，最终是为巩

固新生政权、增强民族自豪感服务的。这就是战

争惊险电影表现自身类型特色的过程。但这一时

期的战争惊险电影因为商业元素的缺失，并不能

成为标准的类型电影。在这些电影中，政治话语

的宣教表达往往太过“生硬”，丰富的人性被“简

化”为单一的阶级属性。其对阶级斗争的过分强调，

“遮蔽”了“电影语言”对思维方式、人生意义、

伦理道德、审美意识等更深层次的探索；本土电

影的一些优秀传统被其人为地“强行割裂”；其

对高大全的人物塑造，往往掩盖了对“现实生活”

的反省 [4]497-501。这些，在降低 “十七年”时期战

争惊险电影娱乐性的同时，实际上也阻碍了其艺

术性的进一步提高。但是瑕不掩瑜，这一时期的

战争惊险电影在丰富当代电影样式、探索电影语

言新发展等方面，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值得学界

的重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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